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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有条宝庆街
——《宝庆码头》与邵阳人的汉口往事

龙毅鹏 贺海鹏

小时候在树下纳凉，常听爷爷一

辈的老人说起“宝庆人在汉口脚踏烧

红的铁鞋，以命相搏抢来了一块码

头”的故事。当时听来，既为脑海中浮

现的画面感到害怕，同时听说“宝庆

人就是我们邵阳人”，又情不自禁地

从心底里热血激荡。原以为那是非常

古老的故事，直到成年后再回顾，才

发现它也许并非故事而是史实，并

且，不过是百余年前的往事而已，遂

有了去探索、去追寻的神往。

百许年春秋，写起来不过轻飘

飘一笔，墨迹下却是时代更迭、白云

苍狗。时光的洪流裹挟着近代化的

狂澜，将故事中主角留下的痕迹、他

们的事业和家园，都冲刷殆尽。

如今，来到故事中的地点，站在

武汉晴川桥上，汉江从西北缓缓汇

入长江。两水相激，浩荡开阔，不远

处是鹦鹉洲长江大桥的红色弧线。

桥下硚口江滩边，还挂着一块不起

眼的牌子：“宝庆闸口”以及“长航武

汉 拖 轮 公 司 宝 庆 维 修 点 ”。若 不 是

“宝庆”二字，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

曾是数万湖南宝庆人闯荡汉口的第

一站。

清代宝庆府，辖邵阳、新化、武

冈、新宁、城步五属，大致相当于今

邵阳大部及娄底部分地区。宝庆不

沿海、不沿边，深居湘西南，境内山

环水抱。可它的名字，却刻在千里之

外的汉口汉水边。明白了这段历史，

实地再看到沧海桑田、人物全非，幼

时听故事时感到的那种豪情和恐惧

再次涌起。豪情依旧，这次的恐惧，

却是害怕如若再不记录，再过若干

年，就连我们眼下能看到的景物、找

到的档案、寻访的老人，恐怕也不复

存在了。于是，便有了这本由邵阳市

档案馆编撰的《宝庆码头》。我们想

以此书留下这段历史，留下父祖辈

的辉煌记忆，更让这份豪情，能继续

传承给子孙后代。

首先，书中要回答的，也是我们

在调研查档过程中不断被问到的一

个问题：一群从资江边走出来的山

乡百姓，如何越过洞庭，在汉口打下

一片属于自己的码头与街巷？

宝庆人外出，是被逼出来的，也

是主动选择的。

明清以来，宝庆人口急剧增长。

明万历六年（1578），宝庆五属不过二

十 二 万 余 人 ；到 清 嘉 庆 二 十 一 年

（1816），已增至一百四十余万；民国

初年更达二百七十余万。邵阳县人

口一度跃居湖南第一。

人地矛盾尖锐，加上水旱灾害

频仍，“糊口四方”成了许多宝庆人

的宿命。往东，要翻越衡山、罗霄山

脉，而江西同样人满为患；往西，是

四川、贵州，茶马古道“爬山过坳、流

血流汗”；往南，虽有少数人迁往广

西，但土客矛盾尖锐，并非坦途。算

来算去，唯一便于大规模人口流动

的方向，是顺着资水北上：经益阳，

过洞庭，入长江，抵汉口。

但湖南城市也不少，为什么偏

偏是汉口？

因为汉口是当时长江中游最大

的商业城市。清初《广阳杂记》说：“天

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

苏州，西则汉口。”汉口地处汉江、长

江交汇处，上可溯江入川，下可顺流

至南京、上海，沿汉江更可抵襄阳、汉

中。湖南、湖北在明清大部分时间里

同属湖广，漕粮交兑、淮盐分销，早已

把两地捆在一起。汉口开埠后，人口

从 1853 年的约十万，增至 1935 年的

八十余万，外来移民构成了城市主

体。《汉口竹枝词》里说：“此地从来无

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对异乡人而

言，汉口比长沙更容易安身。当时湘

省一些地方“土著之见甚深”，客民入

籍、科举、置业、通婚都受限制。宝庆

人舍近求远，并非无由。

于是，资水—洞庭—长江，成了

一 条“ 黄 金 水 路 ”。宝 庆 的 木 材 、煤

炭、土纸、玉兰片、茶叶、桐油、蓝靛、

猪鬃、鸭毛、黄花、百合、土布、竹器，

源源不断顺流而下；汉口的食盐、洋

布、棉纱、百货，又逆流而上，进入湘

西南的山乡。

木材贸易最为壮观。资水流域

四十八溪，几乎条条产木。宝庆人将

圆木打上“火印”，扎成小排，顺支流

漂至干流，再改扎成大排。东湖木、

西湖木，经洞庭入长江，最终汇聚武

汉汉阳的鹦鹉洲。鼎盛时，鹦鹉洲上

木条杉堆积如山，河下排筏帮水相

连，有的停靠迫近江心。老人回忆，

排木最盛时，“过江不用船，踩着木

排一路走过去”。洲上木材交易额做

到 五 十 万 至 六 十 万 两 码 ，歌 谣 唱 ：

“ 武 昌 的 银 子 顶 着 ，汉 口 的 银 子 摆

着，鹦鹉洲的银子晒着。”现在，站在

宝庆码头看汉江汇入长江，不远处

就是武汉晴川大桥。承载着宝庆人

生计的古老码头，连同曾由湖南五

府十八帮激烈争夺、最终由宝庆人

主导的鹦鹉洲竹木市场，早已沉入

历史江底。

比木材更传奇的，是毛板船。这

种用未刨光的松木板钉合而成的一

次性船只，船底宽、船肚大，专为运

煤而生。宝庆、新化一带的煤炭，春

夏水发时被装上毛板船，顺资江闯

滩过湖，直抵汉口。到了汉口，连船

带煤一并卖掉，船板还能当木材出

售。十条毛板船下水，只要有三条能

到，便足以获利。高风险、高回报，吸

引了一代代宝庆商人前赴后继。

历经乾隆、嘉庆年间的发展，至

清中叶道光年间（1821～1850），宝庆

社区已形成，当时定居于此的宝庆

人已达数千。到 1937 年，汉口宝庆码

头人口已达四五万，超过当时新化

县城（宝庆移民主要来源地之一）的

人口。宝庆人在此形成了密如蛛网

的街巷，成为汉口城内一个生机勃

勃的移民社群。

宝庆人初到汉口时，汉江沿岸靠

近汉口这边早已被徽帮、黄帮、荆州

帮等先来者占据。宝庆人只能把船停

在荒凉的汉阳岸边，运货进城还要另

雇渡船。后来，他们看中了汉水进入

长江前的一个洄水湾。这里靠近汉正

街，又有河口滩涂避风浪，是难得的

良港。大约在清嘉庆七年（1802）以

前，宝庆人从徽帮手上夺得了这片码

头，从此它被叫作“宝庆码头”。

但夺码头难，守码头更难。徽帮

不甘心失败，屡次挑起争端。最让一

代代汉口宝庆人刻骨铭心的，是“铁

靴争地”的传说。

那年月，码头寸土寸金。为了一

劳永逸解决争端，汉阳知府陈庆煌

命人将一双练功铁靴投入炉中烧得

通红。烈日下，铁靴散发着灼人的热

浪。陈知府宣布：谁敢穿上这双铁

靴，走上三步，码头就归谁。

徽帮沉默了。死寂中，宝庆帮里

走出一个普通的剃头匠，姓张。他弯

下腰，将滚烫的烙铁套在脚上，迈出

一 步 、两 步 、三 步 …… 一 直 走 了 五

步，最后倒进同乡的臂弯里。宝庆码

头归属，就此定下。

这故事有传说的成分，但它之

所以被反复讲述，是因为它凝聚了

宝庆人在异乡立足的勇毅决绝。除

了“铁靴争地”，还有“三箭定界”“丙

辰盛会”“飞机争土”等故事。我们在

编撰《宝庆码头》的过程中，不断从

故纸堆中、从老人们的口里听到这

些充满浪漫与智慧的故事。基于档

案人的求实，书中对这些传说既做

了忠实记录，也进行了一番辨析，如

刘光南未必是“侍读学士”，刘长佑、

曾国荃也未必亲临械斗现场，罗机

调飞机也未必全为同乡仗义。但剥

去虚饰，内核是真实的：在强邻环伺

的汉口，宝庆人不仅靠悍勇，更靠以

乡缘为纽带的“权力—知识”网络。

他 们 善 于 寻 找 本 乡 本 土 产 生 的 官

员、将领、学者，借政治庇护、文化声

望和商业资本，为码头确权、为社群

争利。

比起文献和口述，档案总是能

给我们更多惊喜。许多份档案中都

揭示了“打码头”的另一面。如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汉口市政府为沈家

庙码头工人与宝庆码头工人互争谦

和堆栈工作一案提付公断。档案显

示，沈家庙街许多商号如和济、聚源

裕、裕大、大生等，多为宝庆帮；即使

商号不在宝庆码头，宝庆工人仍与

之签订搬运协议。宝庆帮在航运、仓

储、货源之间形成了闭环控制力。所

谓“码头划界”，在现实中被乡党网

络和资本渗透不断突破。争码头，不

只是地盘之争，更是生存空间与商

业利益之争。

维系这一切的，是宝庆会馆。会

馆建于道光年间，坐西朝东，三进式

结构，前门在宝庆二街，后门在板厂

一巷。会馆不仅是议事场所，还办学

校、设互助会、置坟山。同乡缴纳五

块光洋即可入会，清明会餐八人一

桌米粉肉，遇困顿者发放救济，孤苦

离世者用毛板船板钉棺安葬。光绪

十七年（1891），宝庆人又修建彭公

祠，纪念争夺码头而死的剃头匠、彭

澧泉等人。每年清明，舞龙放炮，热

闹非常。

码头工人则分甲、乙、丙三班。

甲班负责重活，收入最高，加入需

“买条扁担”，但有义务抬埋死者；乙

班装卸纸张；丙班搬运煤炭。等级分

明，却相互依存。一旦外帮争夺码

头，无论富商巨贾还是苦力挑夫，都

会 在 会 馆 号 召 下“ 男 女 老 幼 齐 上

阵”，以扁担、砖头为武器，誓死捍卫

共同的生命线。

码头吞吐了宝庆与汉口之间的

庞大物流。档案显示，1948 年 9 月，

宝庆码头一场大火，烧毁座船三只、

秋子船二十余只、毛板船八只，物资

损失包括煤五千余吨、甲板纸十余

万块、时仄纸一千余块、粗纸五百余

块。一场火灾，反证了当年宝庆码头

船只之密、货物之丰、贸易之盛。

一双烧红的铁靴，一座宝庆人的码头２２

宝 庆 码 头 不 只 是 一 个 卸 货 的 码

头，更是自成一体的移民社会入口。

《宝庆码头》编辑部于 2024 年、2025 年

两度寻访码头故地，很可惜，原本的街

巷已经拆尽，只能看到尚在施工的工

地。昔日容纳了数万人的宝庆飞地，稠

密程度也许堪与香港的九龙砦城比

肩，如今也正和九龙砦城一样，变作了

历史的尘埃。幸好，我们从宝庆街巷的

老居民，从赵勇、梅莉等学者的文章

中，还能还原出它昔日的大体面貌。

宝 庆 人 在 汉 口 的 聚 居 地 是 宝 庆

街，这些街巷位于码头腹地。从码头折

返，步入街巷深处，仿佛进入另一个世

界。窄窄的巷道如蛛网般蔓延，两旁房

屋挨挤、层层叠叠。宝庆正街长约三百

米，宽仅四米，两侧店铺鳞次栉比。二

街、三街连通正街与下河街。八条巷子

从宝庆一巷排到宝庆八巷，最窄处二

人不能并行。老人们喜欢称这片家园

为“六街八巷”：南临汉水，是宝庆码

头；东至上下河街，北抵新河益街，西

界大水巷；加上正街、二街、三街，内外

相加，才是一个完整的宝庆街区。

街巷结构并非杂乱无章。学者赵勇

研究发现，宝庆街区以双“T”形为骨架：

1849 年宝庆会馆建成后，以会馆为核

心，宝庆二街与码头形成第一个“T”形；

1936 年新会馆在宝庆正街与三街交会

处落成，又与现宝庆码头构成第二个

“T”形。两个“T”形叠加，形成类似“鱼

骨”的肌理。与汉正街垂直于汉水的“鱼

刺形”不同，宝庆街区的“脊”垂直于汉

水，“刺”平行于汉水，相当于把汉正街

的结构旋转了九十度。

在这片窄巷里，乡音是最短的口

令。孩子们喧闹的队伍中，会忽然多出

一个随船抵达的宝庆孩子，衣衫沾着

旅途风尘，怯生生站在巷口。只需一句

“我是跟毛板船来的”，紧张便悄然融

化。居民几乎都来自宝庆各县，共享同

源方言与文化习俗。出了宝庆街区，他

们能说流利武汉话；一回到这方天地，

邵阳话、新化话便自然出口。历史上，

宝庆人不会将女儿嫁给“湖北佬”；逢

红白大事，整条街巷集体出动。谁家晾

晒衣物被风吹落，必有好心邻居拾起

送回。这种“熟人社会”，让漂泊者在异

乡获得了家族般的托底。

会馆与祠堂，是精神信仰的物质

载体。宝庆会馆设有祭祀空间，供奉护

佑商运的神灵与本帮先贤。资江边的

水府爷爷、梅山里的张五郎、洞庭湖上

的杨泗将军——这些在老家保佑他们

航行平安的神灵，又在异乡延续着香

火。彭公祠将“尚武护帮”的精神代代

相传。街巷中，宝庆府正一道士的身影

穿梭于乡人的生老病死：为逝者超度，

为生者祈福，每年八月初八率领信众

前往南岳衡山朝山还愿。岁月流转，道

士星散，如今留守于此的还有罗长松、

罗尚金两位道士。他们向我们详细提

供了许多祭祀细节，并特意嘱咐我们

记下法事文书中标明的“法址”（指道

士在祭祀时标识的特定宗教性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沈家庙王祠下

宝庆土地分烟居住”。一个地名，既借

附近沈家庙为土地庙，又保留了宝庆

移民群体独特的精神领域。

节庆则把散落在汉口的宝庆人一

年年拢到一处。宝庆街区的春节习俗

与武汉本地不同：武汉人常在除夕团

聚，宝庆人则在初一清晨吃年饭，三四

点天未亮便起身准备，称为“天亮饭”，

寓意吃得越早，日子越亮。清明时节，

宝庆人聚集在会馆或公坪举行“互助

会”聚餐，八人一桌共享米粉肉。八月

初八“南岳圣帝诞辰”，数百人扎着红

巾、挂着香袋，在道士引领下乘船去衡

山朝圣。婚丧嫁娶也离不开道士：婚礼

要“洒净”驱邪，葬礼要诵经七日超度。

鼓声一响，左邻右舍就知道谁家有喜、

谁家有丧，纷纷放下活计过来帮忙。

宝庆人在武汉生活久了，难免沾

上当地的气息。他们的饭桌上，除了熏

肉、米粉，也添了热干面；他们的方言

里，在新化腔、邵阳腔中渐渐混进了武

汉话的调子；在法事中，也融入了汉正

街的民俗。但宝庆正街的粉面依然是

鲜香辣的家乡味，许多移民二代、三代

在家里还是惯说宝庆的方言。

汉口还有另一处彼岸，那关乎人

生的终点。宝庆人主要生活在汉水以

北的汉口，却出资在汉阳邓家岭（一说

扁担山）购置了坟山墓地，非宝庆人不

能入内。后来该地成为战场，坟地又迁

往武昌关山。这些打拼一生的宝庆人，

最终要穿过繁华的街市，长眠于异乡

的土地。

世纪之交后，汉口宝庆六街八巷

的命运急转直下。2016 年，宝庆街片区

整体拆迁启动。2024 年、2025 年，本书

调研团队两度踏访时，目之所及唯有

蓝色围挡圈禁的巨大工地。原社区党

支部书记刘伟引领我们穿行瓦砾与临

时工棚，指认宝庆会馆旧址——那凝

聚乡情、协调争端、生养死葬的精神殿

堂，如今只剩一片空地。拆迁中曾惊现

古坟，疑为当年“铁靴争地”中牺牲的

剃头匠长眠之所，也在推土机轰鸣下

湮灭。

但 宝 庆 人 没 有 放 弃 守 护 精 神 家

园。武汉邵阳商会 2013 年正式成立。

面对 2016 年启动的宝庆街片区整体

拆迁，2018 年初，第二届商会领导班子

将“宝庆码头历史文化保护”确立为核

心使命，成立“宝庆码头事务部”。他们

奔走呼吁、提案建言、联动同乡组织、

邀请乡贤调研，2018 年 5 月正式向汉

正街管委会报送《关于请求保留与宝

庆码头有关的建筑物和地名的函》。最

终，在武汉市城市改造蓝图中，“宝庆

街”这个承载厚重历史记忆的地名得

以保留。

汉口的宝庆码头，只是宝庆人在

武汉的一个侧面。除此以外，他们在鹦

鹉洲上参与并主导了湖南“五府十八

帮”的木材贸易，几乎把这个汉阳城外

的小洲变成了时人所说的“湖南人的

鹦鹉洲”；此外，还扩展势力到汉阳月

湖堤、武昌白沙洲，又顺着来路溯流而

上，在洞庭湖沿岸、资江沅江各地水上

壮大营生，建立商号和商帮。这些，构

成了《宝庆码头》半部的内容，而另一

半，则把视线拉回宝庆各县——那些

汇向宝庆码头的人群的来处，他们家

乡的码头与水运，以及深埋在血脉里

的从未被遗忘的历史。此外，书中还收

录了若干篇专家稿，对舟子船夫们唱

的《资水滩歌》、暗流涌动的帮会组织、

报纸记载的邵阳物产、奇瑰的梅山文

化等，都做了更深入的研究。我们还在

《宝庆码头》相关章节后加入档案解读

的内容，希望能让档案从库房走向大

众，让沉默的纸页开口说话，让船工、

挑夫、商贩这些普通人也能在历史中

留下身影。

欲将笔墨持示君，三年辛苦不寻

常。如今，《宝庆码头》正式发行，我们希

望有更多朋友能读到它、喜欢它，在我

们这本书的基础上，写出更多宝庆码头

与宝庆人的故事，为邵商精神立传，为

湖湘水运史留下一份来自档案的见证。

从资江到汉江，从毛板船到高铁，

宝庆人靠着敢闯、敢拼、敢担当，吃得

苦、霸得蛮、重义气、讲诚信一路走到

今天。从昔日水上卖煤贩纸糊口，到现

在百万邵商遍布全球，打火机、箱包、

五金、工程机械走向世界，宝庆人的传

奇，还将继续书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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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街八巷，异乡中的家乡３３

旧时汉江两岸风光。 汉阳区档案馆供图

拆迁前的宝庆码头。（资料照片）

现在的宝庆码头。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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